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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古俄语语音系统的追根溯源通常使用历史比较法。语言学家们上联印欧母语

（обще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й язык-основа）及共同斯拉夫语（общеславянский язык-основа），

下挂现代印欧诸语言及斯拉夫诸语言，对它们进行历史的和共时的透析，就能得出一副通透

的全景。在进行这一操作之前我们先把最必需的标音手段，即构拟无文字时期语言的语音符

号介绍一下。这种注音手段通常使用拉丁字母及某些符号：*星号为构拟符号，如

*sūnŭs(сынъ); 字母 a,o,u(=y), y(=ы), ě(= ), e(=e), ǫ= , ę= ; k=к, g=г, ch=х, z=з, c=ц, s=с, 

ž=ж,č=ч, š=ш, dz=дз, dž=дж, 符号有长音符号-, 如 ā, ō, ē, ū 等，短音符号˘，如 ă, ŏ, ŭ, ĕ, ĭ 等，

字母下之⌒为二合元音第二部，如 ai̯, oi̯等；r̥, l̥, m̥, n̥等辅音下部之圆圈，表示它们构成音节；

辅音右上角之逗号表示该辅音为软辅音，如 t'，圆点则表示该辅音为半软音，如 t˙。>为“变

为”符号，如 ă>o, ō>a 等，<为“来自”符号，如 b<ĭ, i<ĭ 等。送气音用 h 表示，如 bh 为送

气音 b, dh 为送气音 d 等。 

斯拉夫语，包括古俄语，在文字产生以前的时期，即所谓的史前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最古老的时间是共同印欧语（印欧母语）时期； 

2）稍晚一些的时期是共同斯拉夫语时期； 

3）最晚一个时期是共同斯拉夫语解体的时期。 

在最后一个时期，共同斯拉夫语的不同方言差异逐渐显现，最后导致它彻底解体，产生

了现代斯拉夫诸语言。 

共同斯拉夫语（斯拉夫母语）和印欧母语一样，是语言学家使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出来的，

并没有什么文字记录下这样一个语言。因此语言学界有人认为，所谓共同斯拉夫语只不过是

语言学家虚构的东西，是一种“假象”（фикция）。但大多数语言学家还是认为，斯拉夫语

言学构拟的共同斯拉夫语的基本事实确实存在过，只不过这些事实可能不完全，并且存在于

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它们之间的相互搭配和组合也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毫无疑问，

把现代各斯拉夫语言与现代印欧语言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我们展示共同斯拉夫语

解体时以及它的早期状态。我们现在就把斯拉夫母语的元音及辅音以及其他的语音过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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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梳理，古俄语早期及现代俄语的许多谜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对这些具体现象进行分

析之前，必须把共同斯拉夫语与印欧语语音系统的主要差别简单介绍一下。 

2 共同斯拉夫语与共同印欧语的区别 

1）开音节规律。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印欧母语的语音系统，但不是一成不变地继承。

印欧母语的音节可以是开音节，也可以是闭音节。但共同斯拉夫语以不同的方式消除了闭音

节。开音节规律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С.Б. Бернштейн 在他的《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纲要》一

书中就曾指出，斯拉夫母语中发生的所有语音变化几乎都与开音节规律有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正是由于开音节规律的作用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发生了词尾辅音的脱落、辅音组的简化、

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дифтонгические сочетания）的单元音化或重组。这些语音变化在

印欧母语时代，即有闭音节存在的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开音节的倾向促成了这些语音变化，

举例说明：印欧语*olkomŏs 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变成了 lakomъ（лакомый）。ol/ko/mǒs 分为三

个音节，第一音节 ol 是一个闭音节，通过换位（метатетза）转变为开音节 la，最后一个音

节-mŏs 也是一个闭音节，辅音 s 脱落，同时 ŏ 进一步圆唇化变为 u, u 又变为 ъ，最终形式成

为 lakomъ（лакомый 的短尾形式）。这一系列语音变化基本上都是开音节规律促进的（ŏ>u>ъ

是共同斯拉夫语中的一般规律，下文中还要提到）。关于 lakomъ 这个例子是准二合元音 ol

转化的典型例证。共同斯拉夫语的 c’ěna 来自印欧语的*kai ̯na。二合元音 ai̯在开音节规律作

用下变为单元音 ě, k在 ě前又变为 c’，最后定格为 c’ěna(цена)，整个过程为 kaįna>kěna>c’ěna。 

词尾辅音的脱落、辅音组的简化可以使 t, d, s, n 等辅音脱落以及 pt>t, bt>t; tn, dn, pn, 

bn>n; tm, dm>m; ts, ds, ps, bs>s 为例， *plodŏs>plodъ, tod>to, *reč’et>reč’e（动词

reč’i—говорить 的简单过去完成时单数第三人称）；*dolbto>*dolto（долото, 在 долбить 中 б

显现出来了）；*vędnǫti>vęnǫti（вянуть, 试比较 увядать）；*sъpnъ>sъnъ（сон，试比较 спать） 

*gybnǫti>gynǫti（гинуть，比较 гибель）；*dadmb>damb（дам，比较 дадут; *dadsi>dasi, 古

俄 даси, 比较 дадут）；opsa>osa（俄 оса, 试比较立陶宛语 vapsà）。 

以上列举的辅音组简化的方式是两个（有时也可能是三个），辅音中之一脱落。但有时

也可能是以一个另外的辅音取代原来的辅音，从而达到音节的重新划分，消除闭音节。举例

说明：*tt, *dt 在一些词中发生了两个爆破音的异化，即*tt>st, *dt>st, 从而使音节划分改变

了，消除了闭音节。*metti>mesti（现代俄语 мести, 单数第一人称 мету）；*vedti>vesti（现

代俄语 вести，单数第一人称 веду）。在印欧语中这两个动词的音节划分是*met|ti 和*ved|ti，

第一个音节为闭音节。在两个相信爆破辅音发生异化以后形成了摩擦音+爆破音的组合

*met|ti >ve|sti, *ved|ti>ve|sti, 从而消除了闭音节。 

开音节规律的作用促使所有二合元音都变成了单元音。二合元音 ei̯, eu̯, oi̯, ou̯, ai̯, au ̯, ēi̯, 

ēu̯在辅音前都变成了单元音。em, en, im, in, om, on, am, an, um, un, ъm, ъn 等准二合元音也变

成了单元音（鼻元音）。以流音 r 及 l 结尾的准二合元音在辅音前也未保留了下来，但未变

成单元音。它们消除闭音节的途径不同。有关过程将在下文中详述。 

2）印欧语中有长元音（долгие гласные）和短元音（краткие гласные）之分，如 ā, ō, ē, 

ū, ī 为长元音，而 ă, ŏ, ĕ, ŭ, ĭ 为短元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也有长元音和短元音之分。现代

塞尔维亚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中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这可以证明在共同斯拉夫

语中曾经有过长元音和短元音。此外，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印欧母语的元音和二合元音等，

因而也必然反映在其元音系统上。不过，在共同斯拉夫语中还有过两个超短元音 ъ 和 ь。它

们的起源和以后的命运与此吻合（下文将详述）。 

3）曾在共同斯拉夫语语音系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音节谐和规律在印欧语中不曾存在。

所以，像后舌音既可以是软音，也可以是硬音，即后舌音可以与任何元音搭配，既可以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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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搭配，也可以与前元音搭配。印欧语的辅音系统曾有过发达的爆破音。不仅有清音和浊

音，同时还有送气音和非送气音，如非送气浊辅音 b——送气浊辅音 bh，非送气清辅音 p—

—送气清辅音 ph，梵语中就有类似的辅音。后舌音 g, k, ch 可以是圆唇音，即 gu̯, ku̯, chu̯，

也可以是非圆唇音。 

4）印欧语中的摩擦音较少，只有 s, z, i̯(j)和 u̯(v)。没有唏音和塞擦音。响音有鼻辅音 n, 

m 及流音 r 和 l。 

5）印欧语中辅音和辅音组可以同 j 连用，共同斯拉夫语中则不可能，出现辅音及辅音

组与 j 相邻时要发生音变。 

6）任何词的组成中都可能出现辅音的自由组合，不像共同斯拉夫语中词的组成中辅音

的组合受到多种限制。 

如果我们把古老的印欧语言同现代斯拉夫语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

及斯拉夫语言的语音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能揭示出共同斯拉夫语末期，即古俄语史

前时期初期的面貌。 

3 共同斯拉夫语（古俄语）元音的起源 

3.1 元音音位 a 

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音位 a 有三个来源： 

 

 

 

1）试比较，共斯*mati, 古斯 мати, 古俄 мати, 现俄 мать, 拉丁 māter, 古希 māter, 梵语

mātá(mātár--); 共斯*bratъ, bratrъ, 古斯 братъ, братръ, 古俄 брать, 现俄 брат, 拉丁 frāter, 古

希 frā́tor, 梵语 bhrātā，普鲁士语 brāti
1。通过斯拉夫语与古代印欧语的比较可以看出，a 与 ā

对应，可见共同斯拉夫语的 a 来自印欧语的*ā，同时它也是一个长元音。 

2）比较共斯*darъ, 古斯 даръ, 古俄 даръ, 现俄 дар, 拉丁 dōnum, 古希 dōron; 共斯

*znajǫ, znati, 古斯 зна , знати, 古俄 знаю, знати, 现俄 знаю, знать, 拉丁 cognōscō, 古希

gignōscō。以上例证中斯拉夫语 a 与古印欧语中的 ō 对应，可见 a 源自印欧语的*ō，且是长

元音。 

3）斯拉夫语中的 a 也可能是来自印欧语的*ē（在 j, č’, ž’, š’之后）。斯拉夫语中有一类

动词，其词干以 ĕ 结尾，如 gorĕti, vidĕti, tьrpĕti 等等（古斯 горѣти, видѣти, трьпѣти 等），

但词干结尾的 ĕ（<*ē）在软辅音 j, č’, ž’, š’之后时要变为元音 a，如 stojati<stojĕti, krič’ati<kričĕti, 

lež’ati<lež’ĕti, dyš’ati<dyš’ĕti（古斯、古俄 стоюти, кричати, лєжати, дышати 等）。如果我们

把这类动词与其他印欧语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动词词干确以 ē 结尾。试比较： 

共斯*vidĕti<*veidēti，古斯 видѣти, 古俄 видѣти, 现俄 видеть, 拉丁 vidēre, 立陶宛

veidēt́i; 

其斯*dyš’ati<*dychēti<*dūsēti, 古斯 дышати, 立陶宛 dūsḗti。 

ē 在软辅音之后变为 ā 的现象也出现在其他词类中，例如： 

共斯*žarъ<*gērъ<*gerŏs, 古斯 жаръ, 古俄 жаръ, 现俄 жар 在动词 gorĕti（古斯、古俄

горѣти)中无此变化； 

 

a 

↙ 

← 

↖ 

[*ā] 

[*ō] 

[*ē]（在 j, č’, ž’, 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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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斯*gybĕlь（古斯 гыбѣль, 古俄 гыбѣль, 现俄 гибель），共斯*peč’alь (<*pekēlь)，古

斯 пєчаль（古俄 пєчаль, 现俄 печаль）。 

3.2 元音音位 о 

共同斯拉夫语的 о 与印欧语的许多语言中的 ŏ 和 ă 对应，即来源于 ŏ 和 ă，因此，共同

斯拉夫语中的 о 也是短元音。 

试比较共斯*dŏmъ, 古斯 домъ, 古俄 домъ, 现俄 дом, 拉丁 dŏmus, 古希 dŏ́mos; 共斯

*око, 古斯 око, 古俄 око, 现俄 око, 拉丁 ŏculus, 古希 ŏ́sse（双数）；共斯*ovьca, 古斯 овьца,

古俄 овъца, 现俄 овца, 拉丁 ŏvis, 古希 ŏ́fis; 共斯*tŏ, 拉丁 istud(<istod),古希 tó。可见斯拉

夫语的 o 源自印欧语的 ŏ。 

共斯*ŏsь, 古斯 ось, 古俄 ось, 现俄 ось, 拉丁 ăxis, 古希 ắksōn, 立陶宛 ăšis, 普鲁士

ăssis, 梵语 áks．ah．。 

共斯 ŏtьcь, 古斯 отьць, 古俄 отьць, 现俄 отец, 拉丁 atta, 古希’átta, 哥特 atta。可见 o<ă。 

综上所述斯拉夫语的元音 

 

 

这里必须指出，a, o 这两个元音在印欧语和共同斯拉夫语中其音色差别不大，主要差别

为量的差别，即或为长音（ā, ō）或为短音（ă, ŏ）。因此，在共同斯拉夫语晚期以前，它从

其他印欧语中的借词往往 a 与 o 是不分的，如古斯 топоръ 借自伊朗语 tapara（o 替代 a，或

者说 o 与 a 不分），古斯 осьлъ(осёл)借自歌特语 asilus, 古斯 сотона， 拉丁 satanās, 古希

satanās。在斯拉夫语早期借自古希腊语的词汇中，重读的 a 以 a 转写，而非重读的 a 则以 o

转写，如古斯 кораб́ль, 来自古希 karábi(o)n。可以推测，共同斯拉夫语中的 o 是一个较低的

元音或者说是一个较宽的元音，所以印欧语的 ā 与 ō 合并为 a, ă 与 ŏ 合并为 o 就成为规律性

的语音现象了。 

3.3 元音音位 e 

1）共同斯拉夫语的 e 是一个短元音，源自印欧语的*ĕ: 

共斯*berǫ, 古斯 берѫ, 古俄 бероу, 现俄 беру, 拉丁 fĕrō, 古希 fĕ́rō; 

共斯*desętь, 古斯 дєсѧть, 古俄 десѧть, 现俄 десять, 拉丁 dĕcem, 古希 dĕka, 立陶宛

dĕ́šimtis; 

共斯*medъ, 古斯 медъ, 古俄 медъ, 现俄 мёд, 立陶宛 mĕdùs, 古希 mĕ́thu; 

共斯*jestь, 古斯ѥсть, 古俄ѥсть, 现俄 есть, 拉丁 est, 古希 ĕstí, 立陶宛 ẽst。 

从以上例证可看出共同斯拉夫语的 e 源自印欧语的*e。 

2）稍晚些时候共同斯拉夫语的 e 也可能来自软辅音之后的 o（’o→’e），例如，属第二

变格法的中性名词，共斯*selo, 古斯 село；共斯*bedro, 古斯 бедро; 软变化：共斯*pol’e, 古

斯 по̑лѥ; 共斯*mor’e, 古斯 морѥ。 

综上所述，斯拉夫语的元音 

 

 

 

 

o 
↙ 

← 

*ŏ 

*ă 

e 
↙ 

↖ 

*ĕ 

*’o（软辅音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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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元音音位 ě 

1）共同斯拉夫语 ě(ѣ)是一个长元音，它首先源自印欧语的*ē，例如： 

共斯*sěmę, 古斯 сѣмѧ, 古俄 сѣмѧ, 现俄 семя, 拉丁 sěmen, 立陶宛 sěmens（复）； 

共斯 zvěrb, 古斯 звѣрь, 古俄 звѣрь, 现俄 зверь, 立陶宛 žvēris, 古希 thēr； 

共斯 viděti, 古斯 видѣти, 古俄 видѣти, 现俄 видеть, 拉丁 vidēre, 立陶宛 veizdḗti； 

共斯 děti, 古斯 дѣти, 古俄 дѣтѧ, 现俄 дети, дитя, 立陶宛 dēti, 拉脱维亚 dēt。 

古斯拉夫语中的 Nѣстъ(něstъ)来自 ne-estъ>nēstъ>něstъ, 两个元音 e 紧缩为一个长元音

ē，足见 ě(ѣ)是一个长元音，来自*ē。 

这里再重复一下在涉及元音 a 时我们曾指出过，ē 在软辅音 j, ž’, č’, š’之后变为 a，而非

ě(ѣ)。 

2）ě(ѣ)源自印欧语的二合元音 oį(<ŏi̯, ōi̯, ăi̯, āi̯)。参见下文关于二合元音部分。 

综上所述，斯拉夫语的元音 

 

 

 

3.5 元音音位 i 

1）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 i 是一个长元音，它与印欧语的长元音 ī 相对应，例如： 

共斯*piti, 古斯 пити, 古俄 пити, 现俄 пить, 梵语 pītáh．i, 古希 pī́thi（命令式 пей), 

pīnō(пью); 

共斯*živъ, 古斯 живъ, 古俄 живъ, 现俄 жив, 立陶宛 gývas, 拉丁 vīvus<vīvos, 普鲁士

jiva,梵语 jı̃váh．（斯拉夫语的 ž<g，拉丁语的 v<g）。在上述例子中，斯拉夫语的 i 与其他印

欧语的 ī 相对应，足见其来源于*ī。 

2）斯拉夫语的 i 也可能来源于词首的 jb(=i̯b)，或相当于印欧语 jŭ 的 jb，例如： 

共斯*imǫ< i̯ьmǫ, 古斯 имѫ, 古俄 имѫ同一个词根还会出现在以辅音结尾的前缀后，如

共斯*vъzьmǫ, 古斯 възьмѫ(возьму)。 

共斯*igo<*i ̯ьgon, 古斯 иго, 古俄 иго, 现俄 иго, 拉丁 jŭgum, 梵语 yugám, 赫梯语

i̯ugan； 

共斯*imę<*i ̯mę, 古斯、古俄 имѫ, 现俄 имя； 

共斯 igra<*i ̯gra, 古斯、古俄、现俄 игра。 

共斯*iz<*i ̯ьz(из)。 

3）斯拉夫语的元音 i 也可能源自软辅音之后的*ū, 例如： 

共斯*š’iti<*siūti, 古斯 шити, 古俄 шити, 现俄 шить, 立陶宛 s’ūti, 哥特 siūjan, 梵语

si̯ūtás(шитый)。 

这个变化过程可以图示如下：siūti>si̯uti>š’ǖti>š’iti(元音 i 在元音 s 之前成为不构成音节

的半元音，同时它又与 s 同化，使 s 变为软音 s’。元音 ū 受前面的软辅音 s’的影响舌位前移

变为’ǖ。 最后’ǖ 推动了圆唇特性变成了 i，即ǖ>i。这就是此语音过程从印欧语到共同斯拉

夫语经历的约 2000—3000 年的演变历程。 

ě 
↙ 

↖ 

*ē 

oį(<ŏi̯, ōi̯, ăi̯, 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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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音 i 也可能来自二合元音 ei̯, oi̯（详见下文关于二合元音一节）。 

5）按照 А. Селищев 的意见，共同斯拉夫语的 mati, dŭkti（古俄 мати, дъчи)中的 i(u)是

由 e 演变而来，试比较古希 mētēr(或 mā́tēr), thugátēr, 立陶宛 moté̃, duktẽ(ė<ē)。但这仅是一

家之言。有些语言学家不同意这种论点，他们认为，此 i 是受某些阴性名词单数第一格词尾

的影响移植过来的。我们估且接受 А. Селищев 的意见，某些词中的 i<ē（在某种特殊重音

下）。 

综上所述，斯拉夫语的元音 

 

 

 

 

3.6 元音音位 ь 

共同斯拉夫语的元音 ь(ерь)源自印欧语的短元音 ĭ。它是一个所谓的弱元音

（редуцированный гласный 或 глухой）。从量的角度看它是一个超短元音（сверхкраткий 

гласный）。试比较： 

共斯*vьdova, 古斯、古俄 вьдова, 现俄 вдова, 拉丁 viduā, 梵语 vidhávā,哥 特 widuwo; 

共斯 mьzda, 古斯、古俄 мьзда, 现俄 мзда, 古希 isthós, 哥特 mizdo; 

共斯 dьnь, 古斯、古俄 дьNь, 现俄 день, 拉丁 dinum, 古希 diós<diFós, 梵语 dinam。 

因此，斯拉夫元音 ь<*ĭ。 

3.7 元音音位 ъ 

共同斯拉夫语的 ъ 与印欧语的 й 对应。古斯拉夫语和古俄语中把它叫做 ер，例如： 

共斯 dъšti, 古斯 дъшти, 古俄 дъчи, 现俄 дочь, 立陶宛 duktē̃, 梵语 duhitā́, 古希

thügátēr； 

共斯 synъ, 古斯、古俄 сыNъ, 现俄 сын, 立陶宛 sūnйs, 梵语 sūnúh．； 

共斯 dъva, 古斯、古俄 дъва, 古希 dǘō, 拉丁 duo, 梵语 duvā; 

共斯 mъchъ, 古斯、古俄 мъхъ, 现俄 мох, 拉丁 muscus, 立陶宛 musaí（复，牛奶上的

霉菌）； 

共斯*bъdĕti, 古斯、古俄 бъдѣти, 现俄 бдеть, 立陶宛 budḗti, 普鲁士 budē, 梵语

búdhyatē。 

古代斯拉夫人从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中借用词汇时通常把 ŭ 转写成 ъ, 如共斯 къпęǳ̑’ь,

古斯、古俄 кънѧsь,古高地德语 kuning。 

因此，斯拉夫元音 ъ<*ŭ。 

3.8 元音音位 у(ы) 

元音 у 是一个长元音，源自印欧语的*ū，例如： 

共斯*byti,古斯、古俄 быти, 现俄 быть, 立陶宛 būt́i, 拉脱维亚 būt; 

 

 

i 

↙ 

↙ 

← 

↖ 

↖ 

ī 

jь(i ̯ь), jŭ 

’ū 

eį, oį 

ē（在特殊重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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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斯*dymъ, 古斯、古俄 дымъ, 现俄 дым, 立陶宛 dū́mai, 梵语 dhūmáh．, 古希 thümós（精

神，智慧，勇气，愤怒），普鲁士 dumis, 拉丁语 fūmos<dhūmos, 拉脱维亚 dũmi； 

共斯*syнъ, 古斯、古俄 сынъ, 立陶宛 sūnŭs, 梵语 sūnúh； 

共斯*myš’ь, 古斯мышь, 现俄мышь, 古希mǖ ́s, 拉丁mūs, 古高地德语mus, 梵语mū́h．； 

共斯*ty, 古斯、古俄、现俄 ты，立陶宛 tù, 拉丁 tu, 德语 du, 法语 toi。 

因此，斯拉夫语的元音 y<*ū。 

斯拉夫语从拉丁语和日尔曼语中的借词也可以作为 y 源自*ū 的旁证，例如，古斯

хызъ(хижина)借自日尔曼语。试比较古高地德语 hūs(дом)，现代德语 Haus，英语 house。古

斯 тыNъ(забор)，试比较古高地德语 zūn<*tūn。古斯 быволъ(буйвол)，试比较拉丁 būbalus。 

关于*ū>y 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变化只发生在辅音之前或词尾，如果*ū 用于元音之前，

它就会分解为 ŭu̯, ŭu̯而后在斯拉夫语中变为 ъv，例如，共斯*(za)byti—(za)bъveнъ, 古斯

(за)быти—(за)бывєниѥ, 古俄 забыти—забывєниѥ, 现俄 забыть—забвение; 共斯*ryti—rъvati，

古斯 рыти—ръвати，古俄 рыти—ръвати，现俄 рыть—рвать。 

共斯*svekry（单数一格），svekrъve（单数二格），古斯、古俄 свекръı,свєкръвє，现俄 свекровь, 

свекрови。 

以上我们探求了共同斯拉夫语及古俄语早期元音的历史渊源，但我们只涉及了 8 个元音

音位。还有 3 个元音的起源与印欧语中的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有密切联系。我们必须简单

介绍一下这些语音组合。 

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到，印欧母语有过发达的二合元音（дифтонги）及准二合元音

（дифтонгоиды，或叫做 дифтонгические сочетания）系统。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由两部

分构成，其中构成音节的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章节成分（слоговой элемент），不构成音节的

成分叫做非音节成分（неслоговой элемент）。构成音节的成分通常是元音，即 ā, ă, ō, ŏ, ē, ě, 

而不构成音节的部分为半元音 i̯和 u̯（对二合元音而言），或者为响辅音 r, l, m, n（对准二合

元音而言）。因此，在印欧母语中有下列 

二合元音：āi̯, ai̯, ōi̯, oi̯, ēi̯, ei̯; 

āu̯, au̯, ōu̯, ou̯, ēu̯, eu̯, ŭu̯<ū. 

准二合元音：ār, ar, ō, or, ēr, er; 

āl, al, ōl, ol, ēl, er; 

ām, am, ōm, om, ēm, em; im, um, ъm; 

ān, an, ōn, on, ēn, en, in, un, ьn 等. 

印欧母语的二合元音和准二合元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于合并的原

因，在共同斯拉夫语中只剩下 4 个二合元音，即 ei̯, oi̯, eu̯, ou ̯。准二合元音也发生了类似变

化。现在我们继续对斯拉夫语中元音渊源的追溯。其余几个元音，像 ę, ǫ, u 等 3 个元音都是

由二合元音或准二合元音演变而来，像上面已经涉及的 i, ě 也部分地由二合元音演化而来。 

3.9 元音音位 u 

共同斯拉夫语中有两个继承自印欧语以-u̯结尾的二合元音 eu̯, ou̯ (au̯)。它们在其后的辅

音前单音化了。 

二合元音 ou̯(au̯)变为元音 u，例如： 

共斯 turъ（野牛，水牛），古斯 тоуръ, 古俄 тоуръ, 现俄 тур, 立陶宛 taũras, 普鲁士 tauris, 

古希 taũros, 拉丁 taurus; 

共斯*ucho, 古斯 оухо, 古俄 оухо, 现俄 ухо, 拉丁 auris<*ausis（r 来自早期的 s，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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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的 ch 也来自早期的 s）, 哥特 auso, 立陶宛 ausis； 

共斯*suchъ, 古斯 соухъ, 古俄 соухъ, 现俄 сух, 立陶宛 saũsas。 

二合元音 eu̯在辅音前变为元音 u，但要使前面的辅音软化，即 eu̯>’u。看来在这个演变

过程中，元音 e 窄化，即舌位抬高，逐步转化为 i̯, 这个 i̯作用于前面的辅音，使之软化，例

如： 

共斯*bl’udǫ(наблюдаю, охраняю), 古斯 блюдѫ , 古俄 блюдоу, 现俄 блюду, 古希

peúthomai(спрашиваю); 

共斯*l’ubъ(любимый), 古斯 любъ, 古俄 любын, 现俄 любый〈俗〉（心爱的，可爱的），

梵语 leubhoh．; 

共斯 bl’udo, 古斯 блюдо, 古俄、现俄 блюдо, 梵语 beudhoh．。 

共斯*l’udǐje, 古斯 люднѥ, 古俄 люд, люди, 现俄 люд, люди, 立陶宛 liaudis, 古高地德

语 liut, 现德 Leute, 勃艮第语 leudis（自由人）。 

3.10 元音音位 ǫ(ѫ)及 ę(ѧ) 

元音 ǫ及 ę 为鼻元音，它们源自印欧语的准二合元音 am, om, an, on, em, en 等，但只是

当这些准二合元音处于辅音之前或词尾（音节结尾）时。如果它们处于元音前则另当别论。 

共斯*dǫga, 古斯 дѫга, 古俄 доуга, 现俄 дуга(<*donga), 试比较立陶宛 danga（盖子）, 

dangùs（天空）； 

共斯*zǫbъ, 古斯 зѫбъ, 古俄 зоубъ, 现俄 зуб(<*zombs), 立陶宛 žambas, 古冰岛 kmbr, 

古希 gamphos, 拉脱维亚 zùobs； 

共斯*pǫtь,古斯 пѫть, 古俄 поуть, 现俄 путь, 梵语 pánthāh．（路）， 拉丁 pons-pontis（桥；

小路）； 

共斯*rǫka, 古斯 рѫка, 古俄 роука, 现俄 рука, 立陶宛 rankà(<*ronka)。 

3.11 ę<ē̌m,ē̌n 

共斯*męso, 古斯 мѧсо, 古俄 мѧсо, 现俄 мясо, 古普鲁士 mensã, 拉脱维亚 miesa（躯

体）； 

共斯*pętь, 古斯 пѧть, 古俄 пѧть, 现俄 пять, 古希 pénte, 立陶宛 penki； 

共斯*svętъ, 古斯 свѧтъ, 古俄 свѧтъ, 现俄 свят, 立陶宛 šveñtas, 普鲁士 swenta, 古俄、

古斯 сѣмѧ, плѣмѧ。比较一些印欧语言和斯拉夫语言可以看出，ę 和ǫ还可能来自 m．, n．, im, in, 

um, un 等等，此处不一一缀述。 

古代斯拉夫人从日尔曼人那里借词时总是把 an 转写为 ǫ, in 转写为 ę，例如，古斯 kъNѧsь,

古俄 кънѧзь, 现俄 князь, 古萨克逊语 kuning, 古英语 cyning, 古高地德语 kuning (kъnęzь< 

kuning)。 

古斯 хѫдогъ（灵巧的），古俄 хоудогъ, хоудогыи, хоудожьныи, 现俄 художник 等，哥特

handugs（灵巧的），古高地德语 hantag。 

以上我们对共同斯拉夫语（古俄语）的 11 个元音的起源作了简单介绍，还需要补充的

是 i 源自二合元音 ei, ē(ě)和 i 源自二合元音 oi̯ (ai̯)的内容。 

1）i<ei̯。上面我们已谈到元音音位来 i 自*ī(i<*ī), 但共同斯拉夫语中的 i 还有一个重要

的来源，那就是 i<ei̯，例如：共斯*vidъ, 古斯 видъ,古俄 видъ(зрение 视力)，现俄 вид, 立陶

宛 véidas（面孔），古希 eĩdos<Feĩdos（外表）。 

共斯*iti, 古斯 ити, 古俄 ити, 现俄 идти, 立陶宛 eĩti, 古希 eĩmi(иду), 拉丁 is<*eis;  

共斯*zima, 古斯 зима, 古俄 зима, 古希 cheima, cheimṓn, 拉丁 hibernus< heimrinos（冬

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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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斯*krivъ, 古斯 крнвъ, 古俄 кривыи, 现俄 кривой, 立陶宛 kreĩvas。 

2）ē(ě)<oi̯(ai̯)（在辅音前或词尾），例如： 

共斯*cělъ, 古俄 цѣлыи, 现俄 целый, 古希 koil-(хорошо), 哥特 hails(здоров)； 

共斯*cěna, 古斯、古俄*цѣна, 现俄 цена, 立陶宛 kainé, 古希 poinḗ（杀人的罚款，赔

偿），古伊朗 kaẽna（惩罚，复仇）。 

共斯*sněgъ, 古斯 снѣгъ, 古俄 снѣгъ, 现俄 снег, 哥特 snaiws, 古普鲁士 snaygs; 

共斯 věnьcь, 古斯 вѣNьць, 古俄 вѣNьць, 现俄 венец, 立陶宛 vainìkas； 

共斯*berěte, 古斯 бєрѣтє（бьрати 的复数第二人称命令式） , 古俄 бєрѣтє, 现俄

(брать-)берите, 古希 féroite; 

共斯*lěvъ, 古斯 лѣвъ, 古俄 лѣвъ, 现俄 левый, 古希 laiós<laiFós, 拉丁 laevus<laįvos。 

古代斯拉夫人借用日尔曼语或拉丁语的词语时通常用 ě 转写日尔曼语或拉丁语的二合

元音 oi̯ (ai̯), 例如古斯拉夫语及古俄语的 цѣсарь（恺撒）（后>царь）一词，哥特语 kaisar, 拉

丁 caesar<*cai ̯sar。 

以上是二合元音 oi̯ (ai ̯)在辅音前变为 ě(ѣ)的情况，在词尾时取决于重音，如果在扬音下

变为 ě(ѣ)，在抑音下变为 i： 

oi̯(ai̯)>ě(ѣ),例如，第二变格法的阳性名词的单数第六格： 

共斯*voz˙ě, 古斯、古俄(на)возѣ, 现俄(навозу́) 

共斯*vblc’ě(vlkъ 六格)，古斯 вльцѣ, 古俄 вьлцѣ, 现俄 волке。 

共斯*měs’ě(měch 六格)，古斯、古俄 мѣсѣ(мѣхъ 六格)。 

oi̯(ai̯)>i, 例如，第二变格法的阳性名词的复数第一格： 

共斯*vьlci<*vǐlkoi ̯, 古斯 вльци, 古俄 вълци, 现俄 волки, 立陶宛 vilkaĩ, 古希 lükoi。 

第一变格法阴性名词的单数三、六格：共斯*nozě<nogai, 古斯、古俄 нозѣ, 现俄 ноге;

共斯*rěcě<*rěkai, 古斯、古俄 рѣцѣ等。 

以上我们介绍了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是如何转化为独立元音的，即它们在辅音前及词

尾（在闭音节）变为独立的元音。然而，当它们处于元音前时（在开音节），其音节成分，

即元音与非音节成分（半元音或鼻辅音）就会分解为两部分，非音节成为与后面相邻的元音

组成一个音节，试比较： 

古斯、古俄 пѣти(петь)<*poi̯ti, 二合元音 oi̯>ě, 但 поѭ(пою)́<poi̯ǫ, oį>o-i̯ǫ； 

古斯、古俄 цѣNа(цена)<c’ěna<*kai̯na, ai̯>ě, 但 кати<*kai ̯ati(ai̯在元音 a 之前)； 

古斯、古俄 бити(бить)<*bei̯ti, 二合元音 ei̯>i, 但 бьѭ (бью)́<*bei ̯ǫ(ei̯在元音 ǫ之前)； 

古斯 коуѭ, 古俄 коую(кую́)<*kou ̯jǫ, 二合元音 ou̯在辅音 j之前, ковати (ковать)< *kou̯ati, 

ou̯在元音 a 之前； 

古斯 звѧкъ, 古俄 звоукъ(звук)<zvonkъ, 但 звонъ<*zvonъ； 

古斯、古俄 сѣмѧ(семя)<*sēmen（单数一格）, сѣмене(семени)<*sēmene（单数二格），

拉丁语 semen； 

古斯、古俄 распѧти(распять)<*-pǐnti； 

古斯 распьнѫ, 古俄 распьноу(распну́)<*-pǐnam，立陶宛 pinti； 

古斯 дѫти(дуть), 古俄 доути<*dŭmti； 

古斯 дъмѫ(ду́ю), 古俄 дъмоу<*dŭmam 等等。 

共同斯拉夫语从印欧母语继承了 5 个元音：a, o, u, e, i。这 5 个元音又分长短：ā—ă, ō—ŏ, 

ū—ŭ, ē—ĕ, ī—ĭ（这样，实际上是 10 个元音）。元音长与短的差别是量的差别。共同斯拉夫

语把元音量的差别变成了质的差别，即把音的长短差别变成了发音动作的差别：ā, ō>ā, ă, ŏ>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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ū>у(ъı), ŭ>ъ, ē>ĕ(ѣ), ĕ>e, ī>i(u), ĭ>ь，于是，10 个元音最终变成了 8 个。语言学上把这种转

化叫做元音的量差转化为质差（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различий гласных в 

качественные）。古俄语作为斯拉夫语的一支（东斯拉夫语）从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这 8 个

元音音位。源自印欧母语长元音的元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保持着长元音的特性，如 a, y, i, ě, 

短元音保持着短元音的特性，如 o, e，而短元音 ŭ 和 ĭ 则进一步弱化成为超短元音 ъ 和 ь。

古俄语早期还保留着元音的这种长短差别。此外，二合元音及准二合元音演变而来的元音也

是长元音如 ǫ(ѫ), ę(ѧ), i, ĕ（与上述 i, ĕ 合二为一）及 u(y)都是长元音。这一语音变化过程是

由于开音节规律作用引起的，与元音量差到质差的转变不同。共同斯拉夫语晚期及古俄语早

期（史前时期）最终形成了由 11 个元音音位组成的元音系统。公元 9 世纪前鼻元音从东斯

拉夫语（古俄语）中消失，ǫ>u, ę>ä, u 与原有的 u 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了 10 个元音构成的

古俄语历史时期（10—11 世纪前后）的元音系统。 

4 共同斯拉夫语（古俄语）辅音的起源 

印欧母语的辅音系统被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下来了，但不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其中有些辅

音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但有的经历了重大变化，还有些辅音消失了，或者说与别的辅音合

并了。总之，共同斯拉夫语的辅音系统与印欧母语的辅音系统相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

印欧母语中的送气爆破音被对应的非送气音兼并了，曾经可以与元音任意搭配的后舌音在共

同斯拉夫语时代与前元音结合时变成了唏音，在受到相邻元音或辅音的影响有时又会变为咝

音，许多辅音在共同斯拉夫语中遇到 j 时仿佛起了化学变化，会发生音变，等等等等不一而

足。下面我们逐一梳理一下共同斯拉夫语（古俄语）与印欧母语在辅音方面的继承情况。 

4.1 共同斯拉夫语完全继承的辅音 

这里所说的完全继承是指共同斯拉夫语原封不动地从印欧母语继承了某些辅音。所谓原

封不动是说基本发音没有什么变化，如 b, p, m, v, d, t, z, s, n, l, r, g, k 等。这些辅音中，像 b, p, 

d, t, g, k 都有对应的送气音 bh, ph, dh, th, gh, kh。现在先举例说明其他几个辅音与共同斯拉

夫语的继承关系。 

m: 与印欧语一致，完全对应，例如： 

共斯*domъ, 古斯、古俄 домъ, 现俄 дом, 梵语 dámah．;  

v: v 在斯拉夫语中是唇齿音，与印欧语的唇音 w 对应，例如： 

共斯*vezǫ, 古斯 вєзѫ, 古俄 вєзоу, 现俄 везу, 梵语 váhati; 

z: 与印欧语音组 zd, zg 中的 z 对应： 

共斯 mьzda, 古斯 мьзда, 古俄 мьзда, 现俄 мзда, 哥特 mizdō, 古希 misthós;  

共斯 mozgъ, mazga（古伊朗语：骨髓）； 

s: s 与印欧语 s 对应： 

共斯*synъ, 古斯、古俄 съıнъ, 现俄 сын, 梵语 sūnús, 立陶宛 sūnus; 

n: n 与印欧语之 n 相对应： 

共斯*nagъ, 古斯、古俄 Nагъ(нагой), 梵语 nagnáh; 

l: 与印欧语 l 对应： 

共斯*lež’ǫ, 古斯 лєжѫ, 古俄 лєжоу, 现俄 лежу́, 哥特 ligan, 德语 liegen; 

r: 与印欧语 r 对应： 

共斯*berǫ, 古斯 бєрѫ, 古俄 бєроу, 现俄 беру́, 梵语 bhárāmi。 

4.2 送气音的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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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欧母语有着发达的爆破音（塞音），其中 6 个辅音有对应的送气音，即 b—bh, p—ph, 

d—dh, t—th, g—gh, k—kh，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这些辅音，但送气音被非送气音兼并，个

别的送气音，如 kh 则变为另外的辅音。下面我们逐一做一个介绍。 

1） 

 

 

bh: 共斯*berǫ, 古斯 бєрѫ, 古俄 бєроу, 现俄 беру́, 梵语 bhárāmi, 古希 férō, 拉丁 ferō。

可见，此外斯拉夫语中的 б 在梵语中对应 bh，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对应 f。bh, f 指明了斯

拉夫语古时的辅音应是 bh，即送气音。 

b: 共斯*bolii, 古斯 б лии, 古俄 болии, 现俄 более, 梵语 bálīyan, 古希 bel̂tíōn, 拉丁

dēbilis。 

在这个词中斯拉夫语的 б 与印欧语梵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 b 对应，说明这个 б

的起源是 b。 

以上二词在斯拉夫语中用的都是 б，虽然来源不同，却是同一个辅音，说明古印欧语的

bh 与 b 在斯拉夫语中合二为一了。 

2） 

 

 

p: 共斯*plovǫ, 古斯 пловѫ, 古俄 пловоу, 现俄 плыву, 梵语 plavatē(плавает), 古希 pléō, 

拉丁 pluit； 

共斯*prijatel’ь, 梵语 priyáh．(милый); 

ph: 共斯*polica(полка), 梵语 phálakam(доска); 

共斯*pěna, 古斯、古俄 пѣна, 梵语 phénah．。 

3） 

 

 

dh: 共斯*dojǫ（喂奶）, 古斯доѭ, 古俄дою（喂奶）, 现俄дою,́ 梵语dháyati, 古希 thēsato, 

拉丁 fērāre。 

在这个词中斯拉夫语中的 д 与古印欧语的 dh, th, f<*dh 对应。所以，斯拉夫语的 d 与古

印欧语的 dh 对应，这说明了它的起源。 

d: 古斯 дъва, 古俄 дъва, 现俄 два, 梵语 duvā́, 古希 dǖō, 拉丁 duo; 

古斯 домъ, 古俄 домъ, 现俄 дом, 梵语 dámah．, 古希 dómos, 拉丁 domus。 

从以上二词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斯拉夫语中的 д 与印欧语的非送气音 d 对应。 

综上所述，印欧语中的送气音 dh 与非送气音 d 在斯拉夫语中合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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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共斯*to, 古斯 то, 古俄 то, 现俄 то, 梵语 tád, 古希 tó, 拉丁 istud; 

共斯*mati, 古斯 мати, 古俄 мати, 现俄 мать, 梵语 мātár, 拉丁 māter; 

th: 共斯*mętǫ, 古斯 мѧтѫ, 古俄 мѧтоу, 现俄 мяту́, 梵语 mánthati（他推动，他搅合）。 

5）送气音 kh(kh>ch) 

印欧共同语中还有一个送气辅音 kh。它在斯拉夫语中演变为 ch。kh>ch 的变化反映在

古希腊语中，请见下文。 

 4.3 圆唇后舌音与非圆唇后舌音(k 
u̯
, g

 u̯与 k, g)  

 

 

 

 

印欧母语中曾有两种不同的后舌音：圆唇后舌音与非圆唇后舌音。在斯拉夫语中这两种

辅音合并为非圆唇音了。在某些印欧语言中还保留了圆唇 k 和 g 的痕迹，如在拉丁语和日尔

曼语中后舌音发展出一个唇音成分就是证明。试比较古斯拉夫语 къто, 拉丁语 quis, 哥特语

hwas。 

有时唇音占据绝对优势，甚至取代圆唇后舌音，例如古希腊语的 póteros。这里唇音 p

取代了 qu。再比较古斯 отлѣкъ(остаток)，拉丁 linquo(оставляю), 哥特语 leihwa(суживаю)，

古希 leípō(оставлять)。 

g: 共斯*govędo, 古斯、古俄 говѧдо, 现俄 говядина, 梵语 gaúh; 

gh: 共斯*gorěti, 古斯、古俄 горѣти, 现俄 гореть, 梵语 ghr̥noti; 

k: 共斯*pekǫ, 古斯 пєкѫ, 古俄 пекоу, 现俄 пеку, 梵语 pakvah．。 

4.4 非圆唇软后舌音(k’, g’, g’h) 

印欧共同语中曾有过 3 个非圆唇的软后舌音：k’, g’, g’h。它们在共同斯拉夫语和其他斯

拉夫语中变为 s, z。 

1）*k’>s: 共斯*sъto, 古斯、古俄 съто, 现俄 сто, 拉丁 centum, 古希 e-katón, 立陶宛

šim̃tas; 

共斯*desętь, 古斯дєсѧть, 古俄дєсѧть, 现俄десять, 拉丁decem, 立陶宛dešimtis, 古希

déka； 

共斯*slovo, slava, 古斯、古俄 слово, слава, 现俄 слово, слава, 古希 kléos(слава)。 

2）*g’>z: 共斯*znati, 古斯、古俄 знати, 现俄 знать, 拉丁 co-gnōscō, 古希 gi-gnṓscō, 立

陶宛 žinṓti； 

共斯*zьrno, 古斯 зрьно, 古俄 зьрно, 现俄 зерно, 拉丁 grānum, 古爱尔兰 grán。 

3）*g’h>z: 共斯*zima, 古斯、古俄 знма, 现俄 зима, 古希 cheimṓn, 拉丁 hiems, 立陶

宛 žiem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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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斯*vezǫ, voz, 古斯 вєзѭ, возъ,古俄 вєзоу, возъ, 现俄 везу, воз, 古希 óchos<Fóchos 

(повозка), 拉丁 veho, 立陶宛 vežù, 古斯堪的纳维亚 vag(повозка)。 

4.5 辅音 ch 的渊源 

1）ch<kh: 斯拉夫语中的 ch 源自印欧共同语的 kh, 例如： 

共斯*socha, 古俄 соха, 现俄 соха, 梵语 çā́kha, 波斯 šāch, 立陶宛 šakà, 拉脱维亚 saka； 

共斯*chorbьrъ, 古斯 храбъръ, 古俄 хоробръıъ, 梵语 kharah．（坚硬的）。 

共斯*chochotati, 古斯 хохотати, 梵语 kakhati。 

此处词首的 ch 可能是具有激情色彩的 k，但也有一种解释，说这类 ch 是一些拟声词所

特有的，如捷克语 chuchati（吹，呼吸），俄语 хихикать 等。 

2）ch<s（印欧语*i, *u, *r, *k 之后）。我们知道，i, u, 可能是长音，也可能是短音，所

以 s 可能在 ī, ĭ, ū, ŭ 之后。此外，i 和 u 可能是二合元音的组成部分：ei̯, oi̯, eu̯, ou̯, 因此在斯

拉夫语中这个 s 就应处在 i(<ī), ь(<ĭ), y(<ū), ъ(<ŭ), ě(oi̯), i(ei̯), ’u(<eu), u(<ou̯)和 r, k 之后。举例

说明： 

ъ(ŭ)之后：共斯*blъcha<*blŭsa, 古俄 блъха, 现俄 блоха, 立陶宛 blusà; 

共斯*mъхъ<*mŭsos, 古斯 мъхъ, 古俄 мъхъ, 现俄 мох, 立陶宛 mŭsos, 拉丁 muscus; 

共斯*ucho<*ousos, 古斯 оухо, 古俄 оухо, 现俄 ухо, 拉丁 auris<*ausis, 立陶宛 ausis, 哥

特 auso; 

共斯*mucha<*mousa, 古斯 моуха, 古俄 моуха, 现俄 муха, 立陶宛 musē̃, 拉丁 musca; 

共斯*vьrchъ<*vĭrsus, 古斯 врьхъ, 古俄 вьрхъ, 立陶宛 viršùs<*virsùs, 拉脱维亚 virsus。 

古斯拉夫语、古俄语及其他古代斯拉夫语的动词及名词变化中有多处涉及 s>ch 的情况，

在相应的地方我们将做适当介绍。 

古代斯拉夫从其他相邻民族借词时，也可能直接引进辅音 ch，例如，从日尔曼语中的

借词：古斯 хлѣбъ, 古俄 хлѣбъ, 现俄 хлеб, 哥特语 hlaifs; 古斯、古俄 хлѣвъ, 现俄 хлев, 哥

特语 hlaiw; 古俄 хъıжа, хъıжина, 现俄 хижина, 古高地德语 hus, 现德 Haus, 现英 hous。 

4.6 后舌音 k, g, ch 的软化 

后舌音 k, g, ch 在共同斯拉夫语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相邻前元音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叫

做后舌音的软化。斯拉夫比较语言学及古俄语研究者把这个过程叫做后舌音的软化

（смягчение 或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заднеязычных（或 задненёбных））。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在

印欧母语中后舌音既可以与后元音结合，也可以与前元音结合。但在共同斯拉夫语时期后舌

音与前元音结合时要发生质的变化，即变为另外的辅音。根据这些软化过程产生的不同结果

和发生的条件与时间的不同，语言学界把它们分为两类软化 2：第一波后舌音软化和第二波

后舌音软化（первая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和 вторая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заднеязычных）。现分别介绍

如下。 

1）第一波后舌音软化发生在它们位于前元音 e, ь, ę, ě(<*ē), i(<*ī 或*ei ̯)之前，后舌音受

到前元音的同化变为唏音：k>č’, g>dž’>ž’, ch>š’。 

试比较下列词列： 

共斯*rǫka—porǫč’iti, 古斯 рѫка—порѫчити, 古俄 роука—пороучити, 现俄 рука—поручить; 

共斯*коnъ, коnьс’ь—nač’ьnti>nač’ęti, 古斯 конъ, коньць—начѧти,古俄 конъ, коньць—начати, 

现俄 кон, конец—начать; 

共斯*kъniga—kьniž’bnikь, 古斯、古俄 кънига—кънижьникъ, 现俄 книга—книжник; 

共斯*drougъ—drouž’ina, 古斯、古俄 дроугъ—дроужина, 现俄 друг—дружина; 

共斯*groi ̯sŭ>grěchъ—grěš’ьnikъ, 古斯 грѣхъ—грѣшьникъ, 古俄 грѣхъ—грѣшьникъ, 

现俄 грех—грешни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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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斯*souchъ—souš’iti, 古斯、古俄 cоухъ—соушити。 

应特别指出的是，*kĕ, *gĕ, *chĕ 这三个音组继续变化的特性。当 k, g, ch 在 ĕ (<e)前变

为 č’, ž’, š’后，反过来又促使 ĕ 变为后元音 a，这类词尤以动词为数较多。举例说明：共斯

*gēros>ž’ĕrъ>ž’arъ, 古斯 жаръ, 古俄 жаръ, 现俄 жар, 试比较古斯 горѣти, 古俄 горѣти, 现

俄 гореть。 

共斯*bēgētei ̯>bĕž’ĕti>bĕž’ati, 古斯 бѣжати, 古俄 бѣжати, 现俄 бежать, 试比较 бег, 

бегать; 

共斯*gēritei ̯>ž’ĕriti>ž’ariti, 古斯、古俄 жарити, 现俄 жарить，试比较 гореть。 

共斯*kēdъ>kĕdъ>č’ĕdъ>č’adъ, 试比较 кадить。 

共斯*krikētei>krič’ĕti>krič’ati, 古斯、古俄 кричати, 现俄 кричать, 试比较 крик。 

共斯*slouchētei ̯>slouš’ěti>sluš’ati, 古斯、古俄 слоушати, 现俄 слушать, 试比较 слух。 

共斯*mēchētei ̯>mĕš’ěti>mĕš’ati, 古斯、古俄 мѣшати, 现俄 мешать, 试比较 помеха。 

就时间而言这种后舌音软化发生在共同斯拉夫语早期，所以语言学界把它叫做第一波后

舌音的软化。 

2）第二波后舌音的软化也发生在共同斯拉夫语时代，但较第一波后舌音软化要晚一些，

而且结果也不相同。k, g, ch 变成了咝音：k>c’, g>dz’>z’, ch>s’。发生的条件也不同，这一软

化有两种类型：（1）k, g, ch 在元音 i 与 ĕ (<二合元音 oi̯与 ai̯)之前；（2）k, g, ch 在前元音 i, ь, 

ę 之后。这两种类型的发生，哪一种在先，哪一种在后，语言学界没有统一的意见。语言学

家各有自己的理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做介绍。不仅如此，不少语言学家不同意

把这两种类型的后舌音的软化归在一起，而把第一种类型，即 k, g, ch 在 i, ĕ (<二合元音 oi̯, ai̯)

前的软化叫做第二波后舌音软化，第二种类型，即 k, g, ch 在前元音 i, b, ę 之后划为第三波

后舌音软化。我们采用（1）（2）两种类型均为第二波后舌音软化的说法。 

现分别举例加以介绍： 

k, g, ch 在二合元音 oi̯(ai ̯)前变为 c’, z’, s’, 但印欧语的二合元音 oi̯与(ai̯)先变为 ĕ 与 i, 这

样，k, g, ch 就处于前元音 ĕ 与 i 之前才发生音变：k, g, ch+ĕ, i(<oi̯及 ai̯)>c’, z’, s’。 

k>c’: 共斯*kaina>kĕna>c’ĕna（氏族社会的杀人“赔偿”与 kajati“复仇”为同根词），

古伊朗语 kaēna（罚款；复仇），立陶宛 kaina，古斯、古俄 цѣсарь； 

共斯*kai ̯sar’ь>c’ĕsar’ь, 古斯、古俄 цѣсарь, 哥特 kaisar。 

a 变格名词单数三、六格： 

共斯*rankai ̯>rǫc’ĕ, 古斯 рѫка-рѫцѣ,古俄 роука—роуцѣ, 现俄 рука—руке, 立陶宛

rañkai。 

o 变格名词复数一格： 

共斯*vilkoi>vьlc’i, 古斯 вльцѣ, 古俄 вълци, 现俄 волк, волки, 立陶宛 vilkaĩ。 

о 变格名词单数六格： 

共斯*vilkoi>vьlc’ĕ, 古斯 вльцѣ,古俄 вълцѣ, 现俄 волке； 

共斯*pьkoi̯>pьc’i, *pьkoi̯te>pьcĕte, 古斯、古俄 пеки,́ пекит́є, 现俄 печь, пекит́е（动词

печь 的命令式）。 

g>z’: 

共斯*goi ̯lo>dz’ĕlo 非常，古斯ѕѣло,古俄ѕѣло, 现俄〈旧〉зело, 立陶宛 gailús（暴躁的，

狂怒的），哥特 gailjan（活跃的）。 

a 变格名词单数三、六格： 

共斯*nogai>nod’z’ĕ, 古斯 нoѕѣ, 古俄 нoѕѣ, 现俄 ноге,́ 立陶宛 nagá（蹄子），nãgas（爪

子）。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D0%85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D0%85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D0%85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D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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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变格名词单数六格，复数一格： 

共斯*drougoi̯>droud’zi>druz’i, 古斯、古俄 дроузи, 现俄 друзья, 立陶宛 draũgas, 拉脱

维亚 draugs。 

ch>s’: 

共斯*poslouchoi̯>poslus’i, 古斯、古俄 послоуси（证人），现俄 послухи〈史〉（证人）； 

共斯 mouchai̯>mus’ĕ, 古斯、古俄 моусѣ, 现俄 мухе。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k, g, ch 在 ĕ (<oi̯, ai̯)之前，同时在词根中变为 c’, z’, s’, 但在词尾

时有可能变为 ĕ 或 i, 这取决于古时的重音。如果在乐重音时代，此音节为扬音则二合元音

变为 ĕ, 如果此音节为抑音，则二合元音变为 i。 

后舌音在前元音 i, ь, ę 之后受到其同化作用变为咝音：k, g, ch>c’, z’, s’（在 i, ь, ę 之后）。

例证： 

共斯*mūsĭka>myš’ьca, 古斯、古俄 мъıшьца, 现俄 мышца, 梵语 mūsikā; 

共斯*ovĭka>ovьc’a, 古斯、古俄 овьца, 现俄 овца, 梵语 avikā́, 立陶宛 avis, 拉脱维亚

avs; 

共斯*dēvika>děvic’a, 古斯、古俄 дѣвица, 现俄 девица； 

共斯*otьkъ>otьc’ь, 古斯、古俄 отьць, 现俄 отец, 哥特 atta, 古希 atta, 拉丁 atta, 古高

地德语 atto; 

共斯*vьchъ>vьs’ь, 古斯、古俄 вьсь, 现俄 весь； 

共斯*stьga>stьdz’a, 古斯、古俄 стьз或 стьза, 现俄 стезя, 俄方 стега, 拉脱维亚 stiga, 古

高地德语 steg, 现德 Steg。 

k>c’, g>dz’, ch>s’的现象直到共同斯拉夫语晚期，即公元初的几个世纪还是一个活生生

的语音变化过程，比如，斯拉夫民族与日尔曼民族接触时引进的借词就反映了这个过程，例

如，日尔曼语中一些以 -ing 结尾的名词斯拉夫人转写为 -ędz’ь，例如，日尔曼语

kŭningŏ>kъnęgъ>kъnędz’ь（古斯 kнѧsь)>kъnęz’ь(kнѧзь)，现代俄语 князь，共同斯拉夫语的

*likon>lic’о>lic’e, 古斯、古俄 лицє, 现俄 лицо。 

但是，这一语音变化有不少例外，例如，古斯、古俄的 ликъ（现俄 лик）中的 к 未发生

变化，不同于 лицє, 古斯、古俄 кнѧгъıни（现俄 княгиня），тисhъ（现俄 тих）中的 g, ch 未

变。类似的词还有不少，如 мѧкъкъ（或 мѧгъкъ），тѧгъкъ 等等。 

这一类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i, ь, ę(и, ь, ѧ)之后的后舌音 k, g, ch 处于 ъ 与 у(ъı)之

前（即 й 与 ū）之前，因此，它们在发音时受到圆唇动作的影响，从而遏制了舌面向上腭移

动的可能，也就遏制了它们软化的可能。（А.М. Селищев 1951：206—207）这种解释是较为

合情合理的。А.М. Селищев 的观点为大多数苏联、俄罗斯语言学家认同。 

还有一类词汇没有发生后舌音的软化，即后舌音之后还紧跟另一辅音，如*mьgla（古斯、

古俄 мьгла），*mьgnǫti（古斯 мьгнѫти, 古俄 мигноути, 现俄 мигать），*stьgna（古斯、古

俄 стьгна 街道，道路，广场），*sęgnǫti（现俄 иссякнуть），*klikнǫti（现俄 кликать），*męknǫti

（古斯 мѧкнѫти，古斯、古俄 мѧкнѫти，现俄 мякнуть），*vьchrъ（古斯 вьхръ）。这里 k, g, ch

未变为 c’, z’, s’的原因不详。 

现代斯拉夫诸语言从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两个音组*kvě, gvě。语言学界认为，这两个音

组的变化与第二波后舌音软化的第一种类型相同，即演变过程为 c’vĕ<kvĕ<*kvoi ̯, 

z’vĕ<d’z’vĕ<*gvoi ̯。但这一变化只发生在东斯拉夫语和南斯拉夫语中，在西斯拉夫语中并未

发生，例如，古斯、古俄 цвѣтъ（现俄 цвет），其变化为：*kvoi ̯tъ>kvĕtъ>c’vĕtъ; 古斯、古

俄 звѣзда,变化过程为：*gvoi̯zda>gvězda>zvĕzda。波兰语、捷克语相应为 kwiat, gwiazda; kvĕ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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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ĕzda。 

kvĕ, gvĕ 音组在东斯拉夫语、南斯拉夫语和西斯拉夫语的不同命运反映了共同斯拉夫语

中三大方言的差别，或者是共同斯拉夫语解体后不同发展道路造成的后果。 

k, g, ch在共同斯拉夫语中由于受到相邻前元音的影响变为唏音 č’, ž’, š’和咝音 c’, z’, s’。

这 6 个辅音都是软音。古俄语继承了这些软辅音，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它们保持了

软辅音的特性。在以后的发展中像 ž(ж), š (ш), с(ц)等变成了硬音。我们在下文中将予以介绍。 

根据音节谐和规律，k, g, ch 作为后舌音不能同前元音结合，所以在共同斯拉夫语和古

俄语中不能出现 ki, gi, chi(ки, ги, хи)这样的音组，而只能用 ky, gy, chy(кы, гы, хы)，所以古

俄语的 кыѥвъ(Киев), гыбѣль(гибель), хытрыи(хитры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古斯拉夫语也是

如此。但在早期的斯拉夫语古文献中就有 кить, гигантъ, хитонъ 等这样的词的写法。这些例

外其实都是外来语（借自希腊语的词汇）。但在古俄语文献中确有少数例外，并非外来语，

比如代词 къто(кто)的第五格 кѣмь 本应为 цѣмь(<koi̯mь)或 роука(рука)的单数第三、六格

роукѣ,本应为 роуцѣ(rankoi̯)。这里很明显，例外都发生在形态变化中，例如 цѣмь 受到 къто, 

кого, комоу, комь 等的影响，роуцѣ受到 роукы, роукоу, роукамъ 等的影响，是类推作用，而

不是语音规律在起作用。 

4.4 辅音在 j 的作用下的软化 

古俄语从共同斯拉夫语继承了第一波和第二波后舌音软化而形成的软辅音（唏音与咝

音）。此外，还继承了一些不同辅音同 j 相互作用而造就的一批新的软辅音。这两大类软辅

音都是所谓的古俄语固有的软辅音。j 是一个响音，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中舌音，典型的

软辅音。因此，硬辅音受到它的作用时就会软化。这种软化作用可能施于不同的辅音，但却

得出相同的结果，也可能施于不同的辅音，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反映在共同斯拉夫语

的不同方言中，也就是反映在不同的现代斯拉夫语中，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1）后舌音 k, g, ch, 舌音 s, z 与 j 的相互作用 

这 5 个辅音受到 j 的软化变为软辅音，而后 j 又被同化并消失，其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唏

音（软辅音）。具体演变过程如下： 

kj>k’j>t̄’>t’
š
’>t’š’>tš’(=č) 

gj>g’j>d̄’>d’
ž
’>dž’>ž’ 

chj>ch’j>š’ 

sj>s’j>š̄’>š,  

zj>z’j>ž̄’>ž’。 

例如，共斯*sĕkja>sĕč’a, 古斯、古俄 сѣча, 现俄 сеча, 古斯 сѣкѫ(古斯动词 сѣшти 的现

在时单数第一人称)；古俄 сѣкоу（古俄动词 сѣчи 的现在时单数第一人称）现俄 секу； 

共斯*plakjos>plač’ь, 古斯、古俄 плачь, 现俄 плач, 保语 плач, 塞语 plȁč, 波兰 płacz, 捷

克 plač, 试比较古斯、古俄 плакати, 现俄 плакать; 

共斯*lъgja>lъž’a, 古斯、古俄 лъжа, 现俄 ложь, 保语 лъжа, 塞语 lâž, 捷克 lež, 试比较

古俄 лъгати, лъгоу(лгать, лгу)； 

共斯*douchja>duša, 古斯、古俄 доуша, 保语 душа, 塞语 dúša, 波兰 dusza, 捷克 duše; 

共斯*nosjǫ>noš’ǫ, 古斯 ношѫ, 古俄 ношоу, 现俄 ношу́（动词 носити 的现在时单数第

一人称），试比较 носить; 

共斯*gasjǫ>gaš’ǫ, 古斯 гашѫ, 古俄 гашоу, 现俄 гашу́, 试比较 гасити; 

共斯*kozja>kož’a, 古斯、古俄 кожа, 保语 кожа, 捷克 kůže, 现俄 кожа。 

2）音组 tj,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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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j, dj 这两个音组的变化中充分反映了共同斯拉夫语方言的差异。此外，这一变化可

能发生在共同斯拉夫语晚期，即斯拉夫母语解体的时期。 

东、南、西三大方言的差别在现代斯拉夫诸语言中的表现从这两个音组的演变中可见一

斑。其演变过程可描述如下： 

东斯拉夫语 tj>t’j>t̄’>t’
š
’>tš’(=č’) 

dj>d’j>d̄’>d’
ž
’>dž’> ž’; 

南斯拉夫语 tj>t’j>t̅̄’>t’
š
’>

 š
’t

š
’>š’tš>š’t’ 

dj>d’j>d̄’>d’
ž
’>

ž
’d

ž
’>

ž
’dz’> ž’d’; 

西斯拉夫语 tj>t’j>t̅̄’>t’
s
>t’s’(=c’) 

dj>d’j> d̄’>d’
z
> ; 

例如： 

共斯*svētja, 古俄 свѣча, 古斯 свѣшта, 保语 свещ, 塞语 svéća, 波兰 świeca, 捷克 svíece, 

现俄 свеча;  

共斯*medja, 古俄 мєжа, 古斯 мєжда, 塞语 mèđa, 波兰 miedza, 捷克 meze; 

共斯*chotjǫ, 古俄 хочоу, 古斯 хоштѫ, 波兰 chc̄ę, 试比较 хотѣти； 

共斯*vidjo, 古俄 вижоу, 古斯 вижду, 波兰 widzę, 试比较 видѣти； 

共斯*tjudjь(чужеземец), 古俄 чоужии, 古斯 штоуждь, 波兰 cudzy, 现俄 чужой。 

3）唇音 p, b, m, v 与 j 的相互作用：pj, bj, mj, vj 等音组的演变 

如果这些音组处于词首，那么它们在所有斯拉夫语言中都演变为 pl’, bl’, ml’, vl’，也就

是说由于 j 与唇音相互作用与同化的结果衍生出一个 l’。这个 l’在语言学上用了一个拉丁语

术语命名，叫做 l-epenthéticum（插入的 l）。例如： 

共斯*bjudo, 古斯、古俄 блюдо, 现俄 блюдо, 塞语 bljȕdo, 古波兰 bluda, 哥特 biups(单

数二格 biudis); 

共斯 bjudǫ, 古斯 блюдѫ, 古俄 блюдоу, 现俄 блюду； 

共斯*pjujǫ, 古斯 плюѭ, 古俄 плюю, 塞语 pljȕjem, 波兰 pluję, 立陶宛 spiáuju(плюю)́。 

这些音组不处于词首时，则情况不同。插入的 l 只在东斯拉夫语和南斯拉夫语中出现，

在西斯拉夫语中则未发生。这里情况要复杂一些。在现代保加利亚语中我们看不到插入的 l。

古保加利亚中曾经有过，后来消失了。至于说到西斯拉夫语中的确没有这样一个 l，它到底

是从来未有过，还是后来消失了？这个问题悬而未决。 

举例：共斯*zemja, 古斯、古俄 земл , 现俄 земля, 塞语 zèmlja, 波兰 ziemia, 捷克 země,

保语 земя； 

共斯*koupia, 古斯、古俄 коупл , 现俄 купля, 但波兰 kupia, 捷克 koupě； 

共斯*kapja, 古斯、古俄 капл , 现俄 капля, 塞语 kȁplja, 保语 капка; 

共斯*lovjǫ, 古斯 ловлѭ, 古俄 ловлю, 现俄 лювлю,́ 保语 ловя； 

共斯*pogubjǫ, 古斯 погоублѭ, 古俄 поглоублю, 保语 погубя。 

4）响音 r, l, n 与 j 的音组：rj, lj, nj 

响音 r, l, n 在 j 的作用下舌位前移至上颚区，即被同化，同时 j 消失形成一个长软音 r̄’

（l̄’, n̄），长软音又变为正常软音。其变化过程可以表现为 rj>r̄>r, lj>l̄’>l’, nj>n̄’>n’，例如： 

共斯*bourja, 古斯、古俄 боур , 保语 буря, 捷克 bour̆e; 

共斯*volja, 古斯、古俄 вол , 塞语 vȍlja, 波兰 wola; 

共斯*konjos, 古斯、古俄 конъ, 塞语 kȍnj, 波兰 koń。 

在共同斯拉夫语时代辅音 k, g, ch, s, z, t, d, p, b, m, v, r, l, n 与 j 结合时都会被软化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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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音。这些新产生的软辅音均被古俄语继承而成为所谓固有的软辅音。 

j 不仅能够对单个相邻的辅音产生软化作用，而且能够对一组辅音产生软化作用。下面

我们介绍一下 j 对辅音组的影响。 

5）skj, stj 的演变 

skj 与 stj 在东斯拉夫语和西斯拉夫语中变为 , 在南斯拉夫语中变为 。 

东斯拉夫语 skj, stj> : 共斯*iskjǫ, 古俄 ишчоу, 现俄 ищу, 试比较 искать。 

共斯*tьstja, 古俄 тьшча, 现俄 тёща, 波兰 teściowa, 试比较 тесть。 

共斯*poustja, 古俄 поушча, 现俄 пуща（密林），试比较 пустой。 

南斯拉夫语 skj, stj> : 共斯*iskjǫ, 古斯 иштѫ, 比较 искать。 

共斯*tьstja, 古斯 тьшта, 保语 тъща, 塞语 tȁšta, 试比较古斯 тьсть。 

6）zgj, zdj 的演变 

共同斯拉夫语的辅音组 zgj 与 zdj 演变为 ，在古斯拉夫语文献中常写作 жд： 

共斯*dŭzgjь, 古斯、古俄 дъждь, 保语 дъжд, 捷克 déšt’; 

共斯*prigvozdjǫ, 古斯 пригвождѫ, 古俄 пригвожоу, пригвождати; 

共斯*jēzdjǫ, 古斯 ѣждѫ, 古俄 ѣзждоу, 波兰 jeździć。 

4.8 辅音音组 kt, gt 在前元音前的变化 

辅音音组 kt, gt 在前元音前经历了与 tj 相同的变化，即共同斯拉夫语的东斯拉夫方言中

kt, gt 变为 č’, 南斯拉夫方言中变为 š’t’或 ć, 而在西斯拉夫方言中变为 c’: 

东 kt, g>č’ 

南 kt, gt>s’t’或 ć 

西 kt, gt>c’ 

例如： 

共斯*noktь, 古俄ночь, 古斯ношть, 保语нош, 塞语nôć, 波兰noc, 捷克noc, 拉丁nox, 

noctis, 立陶宛 naktis; 

共斯*dъkti, 古俄 дъчи, 古斯 дъшти, 塞语 kćérka, kćî, 波兰 cora, corka, 捷克 dcera, 立

陶宛 duktē̃, 古普鲁士 dukti, 哥特 daúhtar, 现英 daughter; 

共斯*mogti, 古俄мочн, 古斯мошти, 古俄могоу, 古斯могѫ, 现俄мочь, 现俄могу, 塞

语 moći, 波兰 moc, 捷克 moci, 哥特语 magen, 立陶宛 mḗgti;  

共斯*pekti, 古俄 пєчи, 古斯 пєшти, 古斯 пєкѫ, 现俄 пеку́, 塞语 pèći, 波兰 piec, 捷克

pèci, 梵语 paktáh．（煮沸的）。 

在共同斯拉夫语晚期，即在它逐渐分化的时期，与印欧共同语相比，在语音方面发生了

巨大变化。 

以上我们对共同斯拉夫语与印欧母语在语音方面的继承关系与异同进行了全面分析。同

时对古俄语早期史前时期（公元 6—9 世纪）的语音特点作了介绍。我们已经说到，古俄语

早期相对共同斯拉夫语而言，只是失去了两个鼻元音。在其他方面则完全继承了已形成的语

音体系。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古俄语历史时期（公元 10—11 世纪）的门坎前。在跨入这个门

坎前我们有必要对俄语的重音简单说几句。 

古代的印欧语言，其重音是活动的，位置不是固定的，重音可落在词的任何一个音节，

词在变化时重音可以移动（变换音节）。现代俄语就是如此。但是，许多现代印欧语往往有

固定的重音，如法语词的重音在倒数第一个音节，日尔曼语言的重音多在词根上，捷克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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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音在第一音节，波兰语重音通常在倒数第二音节。但这些有固定重音的语言都是在历史发

展的后期获得的。 

此外，古代俄语的重音与现代俄语的重音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点，那就是古俄语的重音

是乐重音（политоническое 或 музыкальное ударение）而不是力重音（ силовое 或

динамы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即重读音节以声调（интонация）的高低来区别，而不是以发音

的力度来区别。因此，音调分为扬音（восходящая интонация 或 аку́т）或抑音（нисходящая 

интонация 或 циркумфле́кс）。扬音又叫做 аку́т, 抑音—циркумфле́кс。 

斯拉夫语的重音古时候是乐重音可以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为例加以证明。现代塞尔

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保留了扬音、抑音的区别，而且抑音和扬音还有长短之别。 

现代俄语已没有扬音、抑音的区别，但这种区别在重音的位置上有所反映。我们以带有

全元音组合 оро, оло, ере(<*tort, *tolt, *tert, *telt)的词为例，重音可能落在第一个元音上，也

可能落在第二个元音上：вор́он, го́род, мол́от, со́лод, бер́ег; ворон́а, горо́х, боло́то, дороѓа, 

поро́г, терет́ь。把俄语同塞语、捷克语、立陶宛语作一比较就能看出，如果重音落在第一个

元音上的词过去曾处于抑音下，而重音落在第二个元音上的词，古时曾处于扬音下。 

再比如共同斯拉夫语时代的词首*ort, *olt 因为音调不同在古俄语中会变为 rat, lat 或 rot, 

lot。 

现代俄语某些方言中有 o 和 ô（закрытое о）之区别，这也是古时重音的区别造成的：о

是由处于抑音下的 о 发展而来，ô则是由扬音下的 о 发展而来。 

现代俄语中关于乐重音的残迹还有一些，像标准语中的 о́тчина>во́тчина, о́смь>во́семь

（古俄 осмь，保语 осем，塞语 ȍsam)都与声调有关。 

关于斯拉夫语言的乐重音何时演变为力重音的，语言学界无统一意见。 

 

附注 

1 共斯——共同斯拉夫语，古斯——古斯拉夫语，古希——古希腊语，拉丁（立陶宛（语）、哥特（语），

普鲁士（语），伊朗（语），赫梯（语）等），古俄——古俄语，现俄——现代俄语，现英——现代英语，现

德——现代德语。 

2 语言学界也常常把后舌音的软化分为三类，即还划分出第三波后舌音软化。本文采取一种简单的划

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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